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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2020年以来，直播带货这种新兴的营销模式成为网络消费的主力军，但是随着其规模不断发展壮大，

在直播带货中发生的侵权行为也日益频繁，直播营销平台应履行哪些法律义务作为消费者及广大网络用

户关注的重点。本文从直播带货必不可少的依托即直播营销平台角度，从直播营销平台的概念、特征、

运营模式展开研究，梳理出在现行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下，直播营销平台应当承担何种法律义务，提

出完善直播营销平台法律义务的建议以及对直播营销平台的监管处罚建议。我国的直播营销平台应当承

担的法律义务有“安全保障义务”、“注意义务”、“资质审核义务”、“合理停止服务义务”。针对

上述四种法律义务，立法者和执法者还应在“注意义务”、“审核义务”这两方面，对相关法律法规进

一步完善和细化，对不依法履行相应法律义务的直播营销平台建立更为完善的监管处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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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20, short video social live streaming platforms, such as Douyin and Kuaishou, and e-commerce 
live streaming platforms, such as Taobao and Jingdong, have rapidly set off the emerging market-
ing model of live streaming. However,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the scale, 
infringement behaviors in live streaming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frequent. What legal obligations 
live marketing platforms should fulfill should b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of consumers and network 
us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ve broadcast marketing platform, which is an indispensable 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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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 for live broadcast deliver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ncept, characteristics and operation mode 
of live broadcast marketing platform, sorts out what legal obligations live broadcast marketing 
platform should undertake under the current laws, regulations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the legal obligations of live broadcast marketing platform 
and regulatory punishment suggestions on live broadcast marketing platform. The legal obliga-
tions that China’s live marketing platform should undertake are “security obligation”, “care obliga-
tion”, “qualification audit obligation”, “reasonable stop service obligation”. In view of the above four 
kinds of legal obligations, lawmakers and enforcers should further improve and refin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the two aspects of “duty of care” and “audit obligation”, and establish a more 
perfect regulatory punishment mechanism for live marketing platforms that do not fulfill corres-
ponding legal obligations according to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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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播营销平台基本理论概述 

1.1. 直播营销平台概念 

从 2021 年 5 月 25 日起施行的《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网络直播管理办法》)第
二条规定可以得出，直播营销平台是指在网络直播营销中提供直播服务的各类平台，包括互联网直播服

务平台、互联网音视频服务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等。1并且同时依据杨立新教授关于网络交易平台之概念，

可知直播营销平台是连接商家与消费者的桥梁，任何汇聚了人气和流量的网络交易平台都可能成为潜在

的直播营销平台[1]。 

1.2. 直播营销平台的分类 

目前，我国市场上最为活跃的直播营销平台主要有抖音、淘宝、京东、拼多多、快手、小红书等。

上述直播营销平台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淘宝、京东、拼多多等为典型代表的传统电子商务直播营销平

台。这类直播营销平台是通过在传统电商平台中加入直播营销的技术和业务发展而成的，以其电商平台

汇聚的流量作为基础，通过主播聚集人气并发挥导购的作用，开展直播营销带货，高效促进用户购买，

从而达成交易。另一类是以抖音、快手、小红书等为典型代表的社交内容类直播营销平台。该类直播营

销平台以社交互动作为主要业务，用户输出短视频或者内容来获取流量，得到关注，吸纳粉丝，当粉丝

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进行直播营销，将流量变现。学者宋亚辉提出，虽然社交内容类直播营销平台与传

统电子商务类直播营销平台的属性并不相同，但二者在直播模式上有相似之处，尤其是随着抖音等类似

的短视频平台与淘宝、京东等第三方传统电商平台进行联合，两类平台有向对方领域渗透的趋势，边界

不再那么清晰[2]。只是，不管是哪种类型的直播营销平台，二者都有共同的基本特征，即时效短暂、人

际互动强、直观性强。 

1.3. 直播营销平台的运营模式 

参与到直播营销平台带货的法律主体有直播营销平台、直播带货主播、商品销售者、消费者，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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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第 2 条第 2 款：“本办法所称直播营销平台，是指在网络直播营销中提供直播服务的各类平台，

包括互联网直播服务平台、互联网音视频服务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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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关键的主体便是前三者。根据上述对直播营销平台的分类，并依据学者刘友芝、李行芩对 2020 年中

国国布局直播电商业务的平台特征分析[3]，可以进一步总结出直播营销平台的运营模式，主要分为两大

类型：一是“传统电商平台 + 直播”模式，以电子商务平台为基础，借助电子商务平台带来的流量进行

“直播带货”，并将相应的流量转变为收入，借此来让广告产业与带货产业链相连接，如淘宝、京东等。

二是“直播 + 社交内容类网络平台”模式，社交类网络平台如微信，微信在其视频号领域也提供直播营

销平台进行直播活动，内容类网络平台如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 

2. 直播营销平台法律义务现状分析 

直播营销平台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并不是规定在一部法律法规当中，而是分布在多部法律规范以及

司法解释中。由于相关的各法律法规处于不同的法律位阶，其关注的重点和适用范围也不同，所以很容

易出现对法律义务具体内容的不同理解，从而产生争议。笔者基于对各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研究，

尝试总结出直播营销平台所负法律义务的种类，从而为直播营销平台减少侵权行为提供法律指引。 

2.1. 安全保障义务 

直播营销平台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从《民法典》中来看，主要体现在第 1198 条 2中的“经营场所、

公共场所”，学者曾磊等提出，直播营销平台从其功能和性质方面，可以将其定义为网络经营空间同时

也是一个向用户公开的空间，做扩大解释范围[4]，所以直播带货平台经营者应当属于“经营空间、公共

空间”的经营者、管理者，应履行空间安全保障义务。 

我国明确指出网络安全和电子商务交易安全应当由其所属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采取必要措施，以

及规定安全保障义务的执行方式的是《电子商务法》3。该法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就安全保障方式

制定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保护消费者和用户的合法权益，通过平台服务协议约束用户使用行为，

实现对用户的合理管理。 
《网络直播管理办法》则对直播带货平台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做出了更为细致具体的规定，其第

6 条明确规定直播营销平台应当履行直播营销功能管理等六方面的安全保障义务，其中包括营销行为规

范、信息安全管理、未成年人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网络和数据安全管理等方面机制、措施的建立健

全，并对直播内容安全承担维护义务。4 

2.2. 注意义务 

直播营销平台的注意义务在《民法典》中主要体现在第 1195 条 5和第 1197 条 6，分别规定了“通知–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198 条：“安全保障义务人责任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 30 第 1 款：“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证其网络安全、稳定运

行，防范网络违法犯罪活动，有效应对网络安全事件，保障电子商务交易安全”，第 31 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记录、保

存平台上发布的商品和服务信息、交易信息，并确保信息的完整性、保密性、可用性。商品和服务信息、交易信息保存时间自交

易完成之日起不少于三年；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4《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第 6 条：“直播营销平台应当建立健全账号及直播营销功能注册注销、信息安全管理、营销行

为规范、未成年人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和数据安全管理等机制、措施。直播营销平台应当配备与服务规

模相适应的直播内容管理专业人员，具备维护互联网直播内容安全的技术能力，技术方案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195 条：“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补救措施与责任承担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

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未及

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196 条：“不侵权声明网络用户接到转送的通知后，可以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不存在侵权行为的

声明。声明应当包括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初步证据及网络用户的真实身份信息。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声明后，应当将该声明转送发出通知的权利人，并告知其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网

络服务提供者在转送声明到达权利人后的合理期限内，未收到权利人已经投诉或者提起诉讼通知的，应当及时终止所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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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措施”、“声明–必要措施”、“应当知道”的内容。《电子商务法》中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

注意义务做出了更为明确的规定。电子商务平台内的经营者提供的服务、销售的商品出现侵犯权利人相

应合法权利时，且电子商务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此种行为的发生，则应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其第 45 条

对于电子商务平台提供的服务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也做出了明确规定，

即应当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等可以消除侵权行为或防止侵权后果进一步扩大的必要措

施。7 
最高人民法院 2022 年 3 月 1 日公布的司法解释《最高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规定(一)》中第 16 条进一步明确指出了网络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时，应当承担

连带责任。8 

2.3. 资质审核义务 

我国首次通过法律明确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资质审核义务是《电子商务法》，其第 38 条规定要求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尽到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或资格审核义务，否则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且该规定是将“资质审核义务”与“安全保障义务”作并列陈述。据此可以看出，直播营销平台承

担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审核义务不属于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而是同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同样重要。9 第 83
条还规定未履行审核义务的电子商务平台将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10 

《网络直播管理办法》将对直播内容的审核义务分配给直播营销平台、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直

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共同承担。但是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身份信息核验义务

应当由直播营销平台承担。其第 8 条规定直播营销平台应当承担对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真实身

份信息审核，并应当通过直播前审核和直播中的动态核验方式履行审核义务，该办法中还详细规定了直

播营销平台对直播内容审核的要求和方式。11 
《网络直播管理办法》在《电子商务法》规定电子商务平台承担资质审核义务的基础上，根据网络

直播营销行为的特点，将直播营销平台的审核义务扩大为对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真实身份信息审核

和对直播内容的审核。这是在充分考虑直播营销平台的技术能力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网络服务提供者的

法律义务的又一体现。 
《最高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中第 14 条规定消费者在网络直

播间购买的商品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网络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不能提供直播间运营者的真实姓名、名

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4 条规定向网络直播营销平台经

 

 

7《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 45 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侵犯知识产权的，应当采取删除、

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务等必要措施；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 
8《最高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 16 条：“网络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

直播间销售的商品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消费者依据电子

商务法第三十八条等规定主张网络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与直播间运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9《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

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10《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 83 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违反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对平台内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

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或者对平台内经营者未尽到资质资格审核义务，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由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11《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第 8 条：“直播营销平台应当对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进行基于身份证件信息、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等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并依法依规向税务机关报送身份信息和其他涉税信息。直播营销平台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处

理的个人信息安全。 
直播营销平台应当建立直播营销人员真实身份动态核验机制，在直播前核验所有直播营销人员身份信息，对与真实身份信息不符

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不得从事网络直播发布的，不得为其提供直播发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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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者请求赔偿的，这也是要求直播营销平台尽到资质核验义务的表现。12同时还体现在该规定的第 15 条，

即网络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若是对经营食品的直播间未尽到法定资质审核义务，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则需和直播间运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2.4. 合理停止服务义务 

合理停止服务义务，于《民法典》第 1195 条中规定，该条款规定权利人在发现侵权行为后，有权通

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采取

必要措施。《民法典》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合理停止服务义务需要权利人要求和通知，处在被动承担义

务。相较之下《网络安全法》提出了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主动承担合理停止服务义务的情形，即对国家

社会层面的安全保障义务，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技术措施和必要措施，确保所提供的网络服务不会

威胁网络安全。在发生网络安全事件时，所采取的措施可以有效应对并防范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及时维

护网络数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防范发生网络安全漏洞。《网络安全法》第 47 条对网络服务提

供者发现用户利用接受的网络服务功能发布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应主动履行的停止

服务义务做出了直接规定。 
《民法典》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权利人通知后未及时履行合理停止服务义务，应当对侵权行为

造成的扩大损害结果承当连带责任，《网络安全法》第 68 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履行合理停止服务义

务，应当对其做出相应的行政处罚。 
《电子商务法》在第 42 条和 45 条强调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实施合理停止服务义务，一是知识产权

人认为自己的知识产权权利受到平台经营者的侵害时，可以通知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采取可以消除侵权

行为或防止侵权危害扩大的必要措施；二是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利

用平台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的，应当及时采取可以消除侵权行为或防止侵权危害进一步扩大的必要

措施。 
《网络直播管理办法》第 14 条规定了直播营销平台应当承担合理停止服务义务，包括对直播间运营

者账号和直播营销人员履行合理停止服务义务。直播营销平台应当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服务协议的直播间

运营者账号，根据实际违规情况，实施相应的处置措施，应当将严重违法违规的直播营销人员及因违法

失德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人员列入黑名单。 

3. 直播营销平台履行法律义务时存在的问题 

不管什么行业在发展初期都会发生泥沙俱下的情况，直播带货行业也无法例外。近年来，直播带货

的火爆刺激消费，为拉动经济增长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直播带货行业也出现了大量问题亟待解决，

如产品质量问题、价格问题、虚假宣传，不当劝诱问题，笔者基于我国目前关于直播带货平台法律义务

的立法现状，提炼出存在的以下几个问题。 

3.1. 注意义务的滞后性 

直播营销平台的注意义务大多适用于直播带货中的侵权行为发生后，但是因为直播带货行为具有即

时性，上述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规定的注意义务更多的是一种事后保障行为，对直播过程中发生的侵

权行为，很难发挥预防和避免的作用。如对于《民法典》中第 1195 条至第 1197 条的通知义务，学者董

慧娟和苏旭认为其对于网络平台服务者的注意义务是有程序规定的[5]。但是直播营销平台具有短暂性和

 

 

12《最高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 14 条：“网络直播间销售商品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网络

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不能提供直播间运营者的真实姓名、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四

条规定向网络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请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网络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承担责任后，向直播间运营者追偿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2234


张翠赟 
 

 

DOI: 10.12677/ecl.2024.132234 1948 电子商务评论 
 

侵权行为的即时性，因此对直播带货过程中发生侵权行为时，对直播带货平台的注意义务和法律责任认

定，若仍依据《民法典》第 1195 条和第 1196 条的规定，则会出现法定行为程序性与实际适用环境即时

性之间的矛盾，增加了直播营销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履行法定“注意义务”的难度，也增加了权利

人发现侵权行为时就可以及时保护法定权利的难度。 

3.2. 对直播主体资质和直播内容审核缺乏实质审核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司法者和直播营销平台更倾向于认为，法律法规中规定的直播营销平台对入驻主体

的资质审核义务是对主体资质的形式审核，如《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中规定的直播营销平台应

当对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实施身份信息认证。若直播营销平台仅对入驻主体的资质做形式审核，

只能确认入驻主体资质适合，并无法保证入驻主体资质合法，则可能形成冒用他人合法资质注册使用网

络直播服务的漏洞。 
除了对直播主体资质的形式审核会形成法律漏洞，对直播内容的审核应如何规范也是问题之一。2023

年 9 月 20 日，四川省凉山州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以“凉山曲布”“赵灵儿”“凉山孟阳”为主要代表

团队的“系列网红直播带货案”。经公安机关查明，2022 年 7 月起成都某传媒公司(MCN 机构)负责人张

某进入大凉山，物色到个体商贩赵某(网名赵灵儿)、阿日某某(网名曲布)，进行包装孵化。随后，他们借

助 MCN 机构的支持，通过网络直播销售假冒的大凉山特色农产品，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13诸如此类的

虚假炒作，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产生了严重危害。这也引发了直播营销平台对直播信息的审查标准为何

的思考，我国《电子商务法》现有条款也仅是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审核义务的内容和对象，未明确

规定审查义务的标准是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目前，对于直播内容的实质审查主要还是以直播营销平

台自行制定规范来进去管理，如抖音电商的《抖音社区自律公约》、《直播行为规范》。可是直播带货

行业负面事件屡禁不止、社会大众对直播电商行业乱象异议不断，仅靠直播营销平台的自我监督和自律，

恐难以遏制乱象，学者郑东瑞对直播营销的法律规制研究中也提出同样观点[6]。 

3.3. 对直播营销平台缺少专门的监管部门 

针对直播营销平台的行政监管，目前是由国家广播电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公安部、商务部等部门共同进行的，暂未成立专门的监管部门。如 2021 年北京市“扫黄打非”办公

室举报中心接到人民群众反映抖音平台个别主播在直播中存在性挑逗、性暗示等传播色情低俗信息，经

查证属实后，文化执法部门对抖音做出了顶格罚款的行政处罚。142021 年 10 月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对“快手”公司因违反广告法，做出相应的行政处罚。针对直播营销平台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通

常是根据其具体违法行为由相应部门进行监管和处罚，但是因为直播营销平台所涉及的违法行为的多样

性和特殊性，一个违法行为时常会导致多个违法结果，多方执法的现象或执法部门分工不明确的现象也

时有发生。因没有独立性的监管机构，相应部门执法处于被动地位，一些违法行为需要依靠人民群众的

举报和监督。 

4. 对直播营销平台侵权责任存在问题的建议 

4.1. 直播营销平台法律注意义务制度的完善 

基于现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对注意义务规定的滞后性，立法者应该建立更为完善的法律义务制度，

 

 

13凉山日报：凉山“网红乱象”案宣判：赵灵儿、曲布等获刑！https://mp.weixin.qq.com/s/-zT_0Rg27LB6bX8K3D7X6Q，2023 年 12
月 29 日发布，2024 年 03 月 01 日访问。 
14人民网：“抖音”被顶格处罚！https://mp.weixin.qq.com/s/b1BvUd-SyFElK-o9r3YK0w，2021 年 01 月 08 日发布，2024 年 03 月

01 日访问。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2234
https://mp.weixin.qq.com/s/-zT_0Rg27LB6bX8K3D7X6Q
https://mp.weixin.qq.com/s/b1BvUd-SyFElK-o9r3YK0w


张翠赟 
 

 

DOI: 10.12677/ecl.2024.132234 1949 电子商务评论 
 

促使直播营销平台更为积极主动的发挥平台管理者的作用，应对直播营销平台直播带货的即时性，维护

提供的直播服务的内容合法性，参考学者徐伟对网络侵权中合格通知认定的观点，可以主要从以下两个

方面来完善。 
首先，明确对直播营销平台“通知”标准。权利人对主播直播带货过程中存在的侵权行为的通知可

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在直播开始前发现并通知；二是在直播过程中发现并通知；三是在直播结束后发

现并通知。现有法律制度主要是对第三种类型的通知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对于前面两种类型，对于另外

两种的“通知”，直播营销平台应该在何种情形和标准下采取措施，以及该采取何种措施没有做出明确

规定。笔者认为如果权利人的发现并通知的侵权行为属实，对于在直播开始前发现并通知的情况，直播

营销平台在收到通知后可采取的措施是要求实施侵权的行为人消除在直播前的准备工作中所实施的侵权

行为或者取消本次直播；对于第二种“通知”的类型，直播营销平台在收到通知后，应当采取的措施是

停止提供直播服务，避免直播侵权行为产生的损害进一步扩大。 
上述三种情形中，因为权利人错误通知，给直播营销平台和直播运营者带来的损失程度也是不同。

所以，应该适当明确权利人发出“通知”标准。如对于在直播开始前发现并通知的情况，权利人发出通

知时，应当充分展示自己的权力来源；对于在直播过程中发现并通知的情形，权利人发出通知时，应当

提供相应的担保等[7]。 
其次，明确直播营销平台的“必要措施”标准。依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直播营销平台在

收到权利人“通知”后、收到直播服务使用者“声明”后、“知道或应当知道”存在侵权行为后，应当

采取或及时采取必要措施。该“必要措施”在直播营销平台实际履行法律义务时，转化为各平台的管理

措施或处理措施。如淘宝电商就根据此规定制定了《直播管理规则》，将直播违规行为分为一般违规、

严重违规、特别严重违规三种类型，并按年度违规次数分等次，针对不同类型的不同等次，实施相对应

的必要措施。还有抖音电商 2022 年 9 月 9 日制定的《直播行为规范》中，对主播违规侵权行为及处罚措

施划分了三个等级。因为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未对必要措施做出明确规定，这就导致不同平台会对

同一侵权行为应当采取的“必要措施”有不同的理解，实施不同的管理措施或处理措施。所以，应当明

确直播营销平台实施“必要措施”的标准，确保各直播营销平台应对直播带货中发生侵权行为时，能够

按照统一标准实施“必要措施”，保护权利人的权利。 

4.2. 直播营销平台审核义务的完善 

完善直播营销平台审核义务，需要着重完善对资质的实质审核义务，以及对直播内容的实质审核义

务。法律法规应当明确规定直播营销平台对入驻主体的资质审核义务的目的，从而明确直播营销平台应

当对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的资质承担实质审核义务，不但要保证平台的入驻主体有资质，还要审核

入驻主体的资质是否合法[8]。对直播内容的实质审查义务，除已有的上位法之外，相关部门或地方政府

制定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需对此进行补充和完善，以更好地引导新业态健康发展，保护好消费者合法

权益[9]。 

4.3. 对直播营销平台未依法履行相应法律义务建立监管处罚机制 

针对直播带货这样的新模式、新业态，执法部门一方面要坚持包容审慎监管，另一方面要坚守法律

底线，确保其在规范中发展。执法部门可在内部建立独立的监管机构，负责直播营销平台的日常监督和

调查，从公平中立的角度处理平台纠纷，预防和减少直播营销平台侵权行为的发生，同时强化监管机构

与平台的合作治理，并提高监管部门面向网络时代的监管能力，使其适应技术的现实[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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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随着直播带货的兴起和逐渐发展，其已经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消费方式。主播通过直播营销平台，

利用直播技术对其售卖的商品在线进行讲解、试用并与观看者实时互动，这种新型的购物方式深受消费

者青睐，也屡屡创下传奇的消费记录，身负荣誉的同时，也兼具责任。厘清直播营销平台的概念、特征、

运营模式，进而梳理出在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其应承担的法律义务，提出直播营销平台现有的法

律制度及监管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并针对相关问题提出建议。本文认为，直播平台依据现行法律法规的

规定，直播营销平台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包括安全保障义务、注意义务、资质审核义务、合理停止服务

义务。但在直播营销平台实际履行法律义务时，由于直播带货不同于一般的电子商务平台和网络服务平

台的特点，直播营销平台的相关法律法规还需进一步完善和细化，对不依法履行相关法律义务的直播营

销平台，我国应搭建更为完善的监管处罚机制，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促进数字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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